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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兰 朱 敏 作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年八年，这个地方会不会成
为第二故乡呢？

青洛便是我住了十年的地方。掐指一算，与青洛别后
已去二十二年，我一次也没有再回去过。青洛，位于定远县
城西，古名“洛涧”“清洛涧”，因濒洛河，且河水清澈可鉴而
得名，后讹传为青洛。据史书记载，淝水之战首战于此。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1990年3月，细
雨纷飞，如烟似雾。车在门口停下，粮站大铁门紧锁。来开
门的是个戴着罗宋帽的老头，从200米开外的走廊下小跑
着过来，嘴里含着长旱烟，烟叶迎了风燃得更旺了，冒着缕
缕的轻烟。他低着头，左手拎着一串钥匙，右手在钥匙堆里
快速地分检着。黄褐的脸像施了釉色的瓷片，挂着一层淡
淡笑意。他是搬运站的工人老单，我到青洛上班遇见的第
一个人。

下雨天，粮站保管员要坚守岗位，做好粮食防潮，仓库
防漏雨工作，其他职工则要装订收购小纸条子。如果遇上
连天阴雨，小纸条子又装订完了，那基本上就无事可做。回
家小住是个不错的选择。家在附近乡镇的单身职工便可以
两脚抹油开溜了。我的老家在一百里开外，我却没想到回
家。外面斜雨飘飘，缺少生气，周遭更显得冷冷清清。我却
浑然不觉，躲在宿舍里，捧着《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名著
阅读，看累了，便将书伏在脸上，闻着油墨的清香，听雨敲屋
瓦叮咚、叮咚、叮叮咚的声响，浑然忘了还可以回家小住一
事。直到我妈让人带信说想我了，我才想起回家，那已经是
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回到家，我妈嗔怪地淌着眼泪说，念书
都念成书呆子了，家也不想了。

出身农门的青年，自卑如同身上的胎记，抹也抹不去。
我一无背景二无资本，只能用拼命工作去开启未来。记得
有一次，大半夜时，消防井就抽不出水，顺带着将潜水泵也
烧坏了。要知道，消防井前一阵子才请人掏过。虽掏了几
次，出水量仍不尽人意。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人将
绳子系在腰上，亲自下井探个究竟。原来是有块大石头正

好压在泉眼上，以前请的人只是将浮泥清理清理，根本不会
去动石头。我用一根绳子栓牢石头，然后上到井面，众人合
力将大石头拽了上来。泉水似迎新的鱼群一般喷涌而出，
彻底解决了消防用水的问题。为了防止人为破坏，还焊了
个铁井盖，一把锁锁实。超越了自卑，自信心便油然而生。
每年年底，我经常会被上级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先进
工作者，拿着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会美滋滋地高兴上大
半年。

上班一段时间后，渐渐熟悉了环境，我的雄心便生机勃
勃地膨胀了起来。我跑到乡政府，找到团委书记，毛遂自荐
了一番。年少轻狂，现在想想都有些汗颜。后来我也进了
乡团委，与几个文学青年常常聚拢在一起。

洛河有东西两源，东源出自青山户山湾和毛山之豁，于
方家花园汇合南流，绕过将军山脚进入黄家坝，沿途收楚
泉、珍珠泉之水，入芝麻水库，出溢洪道1.5公里，跌入响水
坝，经永康镇、集西源之水。西源发于定远、凤阳交界处老
鸹山，收少十步泉和汉泉水入古城坝，于河北赵汇于东源，
向西流入青洛集，经高塘湖汇入淮河。苏轼曾站在泗州的
南山，遥想洛河，吟道：“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
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在几个青年人的积极筹备下，洛河文学社宣告诞生
了。下了班几个青年人就聚在一起，制定文学社章程，选举
社长、理事、秘书长。还请毛笔字写得好的草根书法家用大
红纸写了章程，贴得乡政府会议室满满当当的半面墙。文
学社还编辑了一张文学爱好者相互交流的《洛河青年》小
报，秘书长柏传文负责制版油印。这份油印小报，至今我还
珍藏着。虽然几十年间挪了几个地方，搬了不下于六次的
家，这份小报却跟随我走南闯北，神奇般地保存了下来。因
各种原因，《洛河青年》第二期没能油印。我有些怅然若失，
但也无可奈何。

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便是傍晚，金色的夕阳撒在新修

的水泥路上，发着亮光。我常常喜欢站在水泥路上，向东遥
望，期盼着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当听到脚踏车咯吱咯吱
的笨重声和清脆的铃铛声一同钻进耳朵里，我知道邮差小
蒋来了。小蒋看到我，跳下自行车，从邮包里取出汇款单或
者信件，笑眯眯地递给我，也不与我搭话，一个撩腿，上了自
行车，又忙着朝乡卫生院送信去了。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
打开来看，一行行绢秀的字迹映入眼帘，双方为彼此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为克服生活工作中的困难而鼓劲。随
信还寄来了一张照片，一位淡雅温婉的女孩。她是我的笔
友刘燕。鸿雁传书好多年，只是神交，不曾谋面。后来各奔
东西，自此失去了联系。2016年的深冬，与朋友一道开车
路过六安市思古谭粮站门口，我一阵狂喜，书信往来时刘燕
就是在这里工作的。隔着玻璃窗多望粮站两眼，如今，只剩
下斑驳的墙壁、破败的仓房。刘燕，现在还好吗？

夏日的夜晚，抱上凉席，跑到2号仓与3号仓之间的露
天堆上纳凉。傍晚我们已经将地面撒了一遍水，暑气散去，
清凉溢来。躺在竹席上，看满天繁星。毕竟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难免有些多愁善感。喜欢听安徽经济广播电台的

“星光夜话”“新星音乐航班”栏目。听多了，就想写。1993
年12月29日，曲中情栏目播出了《我是一只小小鸟》。“再次
听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又把我带进失恋的阵痛中。
十八岁，情窦初开，做梦的年龄，在深秋的那个夜晚，凉风习
习，盘脚而坐，关掉灯，要黑暗中的安谧与宁静，听有时候我
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永远飞不高……”

岁末年关，人难免回想往事。我正陷入万千思绪之际，
柏传文适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并附句“你战斗过的地
方”，紧跟着一个明亮的微笑。我回了句，不错，我正想回青
洛拍一张呢。还是老朋友知我心。

岁月如歌，窗外雪花飞舞，癸卯新年的脚步又近了一
步。品上一口香茗，我心里似乎通透了许多。

所恋在哪里，哪里便是我们的故乡呢。

青 洛 纪 事
张 强

王濂孝母传石门
王濂是明朝开国功臣，他是李善长的妻兄，家住石门槛西5

里西狮王村，42岁那年在李善长引荐下跟随朱元璋，官至浙江
按察佥事。

王濂自小勤奋好学、侍奉亲人甚孝，是石门槛方圆十里出
名孝子。

王濂祖父为官，父母为农，39岁的母亲得一场大病，给王家
带来灾难。王濂放下手中一切，为挽救母亲四处求医，在石门
正元堂医馆跪求石先生为母亲看病，让人感动。在石先生精心
指导下，王濂问医、学医，每天步行石门西、北山上数十公里挖
采草药为母煎药，他品尝草药甘苦，无论炎热夏天，寒冬大雪封
山，人们都能看到王濂在山上为母亲采药找药身影，母亲大病
三年，他采药穿破草鞋无数双，抓蛇时五次被毒蛇咬伤，逮蜈蚣
每年至少十五次被蜈蚣咬伤。扒石寻药磨破了双手十指，终于
把母亲大病治好。王濂对母亲如此孝心，被石门人广为传颂。
母亲病愈后，王濂追随朱元璋，很受朱元璋器重，官至浙江按察
佥事，洪武三年王濂去世，朱元璋表示惋惜。

石门洪武泉灌溉千亩良田

石门槛地表有茂密森林，地下储藏丰富石灰岩，是典型喀
斯特地貌。槛西1.5公里天子岗脚下有一古老乌龙泉，自开泉以
来，泉水一直汹涌、甘甜，可供石门百姓干旱年景生活用水。

相传开泉人是石门好人王氏老两口。很久以前，石门住有
一户王氏夫妇，老两口热心肠，一生专门为他人做好事，尤其是
王老汉。有一年夏天石门干旱无雨，连续两年，田里庄稼被蒸
死，石门槛人要到几里外抬水、挑水，王老汉整天焦心石门无水
石门人怎么办？王老汉吃不好睡不好。一天夜里，王老汉做了
个梦，梦见一位白发老人从远道来到石门，对王老汉笑说，念你
老两口一辈子尽为人做好事，我来送个法子，你可带上家用的
铁铲，你的铁铲可是把金钥匙，到石头岗西脚下横竖相交各走
二十步，用钥匙打开，就会找到你需要的泉水。老汉从梦中醒
来，欣喜若狂，推醒身边老伴，把梦到的事告诉了她。

天一亮老两口带上铁铲到石头岗西脚下，王老汉横竖走二
十步，相交处现出碗口大石球，王老汉对准石球一铲下去，石球
迅速飞离，飞向北面山顶，只见一条戏水青龙自泉口顺势腾空
而起，瞬间白花花的泉水随即从泉口汹涌喷出。

石门槛从此再也不愁生活无水，再也不到外地挑水抬水。

老百姓把这个泉称为石门乌龙泉，乌龙泉泉水汹涌甘甜，逐渐
有名在外。元末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南下定远，经石门乌龙泉
饮水、取水、带水，说乌龙泉水为人生力为马生威，后称洪武泉。

解放后，石门洪武泉被地方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开采和利
用，以泉口圈塘发展养殖，池塘涌泉灌溉塘下千亩良田，洪武泉
水滋润万物，让石门树绿、水绿、山绿、田绿……

石 门 槛 历 史 故 事
李时元搜集整理

银河浩瀚
天上的鹊桥，渡过

旷世的爱恋

灯火璀璨
人间的鹊桥，加速

甜蜜的心跳

多好呀，飞机是鹊桥
高铁是鹊桥，客轮是鹊桥

大街小巷也是鹊桥

晚风还是鹊桥
星空下，一朵玫瑰正缓缓靠近

另一朵玫瑰

草尖上的露珠
仿佛是一双双凝望的眼睛

洞穿我的心事

是的，我在一首诗里
搭起一座鹊桥

等你，踏着月光回家

爱在七夕

在这个夜晚
一个浪漫的传说，湿润了

葡萄架下的眼眸

在这个夜晚
两颗相望的星辰，照亮了

尘世温暖的牵手

不说，谁是谁的牵挂
不问，谁是谁的守望

当爱要回家
连喜鹊，也会帮着架起一座桥

最好的时光，是用来相聚的
最美的心跳，是用来相爱的

在这个夜晚
天上人间，都不吝啬

说出珍藏的爱

鹊 桥（外一首）

罗 裳

今宵靡不昨宵同，一在山西一广东。
牛女纵然到天上，也才一岁一相逢。

打工人聊七夕
冉长春

上个周末，我和妈妈视频聊天，聊到最后，妈妈说她之
前带来的南瓜现在吃正好。我便想起了一直被放在厨房
角落里的大南瓜了，因为常常不在家吃饭，就一直还没对
它动手，这一提醒，唇齿间又萦绕着南瓜入口的清香了。

儿时，一入秋，正是南瓜收获的季节。浓绿、褐红、橙
黄交织成的绚丽画卷，在田地上平铺展开，其中几个晃动
的身影时而蹲下、时而站起。一下车，我就跑向最熟悉的
那片南瓜地，急切地想见证自己的劳动果实。走近一看，
原本藏在藤叶间的南瓜已经长出胖嘟嘟的身子，正恣意地
躺在田地中，享受阳光的沐浴，就连牵着母藤的手也长大
了。我熟练地拿起剪刀朝身边的南瓜下手，把蒂部的柄剪
断，还要防止刀尖不能伤到南瓜和藤叶。摘完后，我和父
母一起把南瓜搬到车上，搬了几趟，我就跑到田埂上偷懒
了，看着忙碌的人们挥展手臂，把尽数的亮色带走，独留下
盘根错节的藤叶匍匐在广袤的田野上，静候下一个秋天的
到来。

远处，妈妈朝我招手，一旁准备归家的人们都在进行
最后的收尾工作。路上，阳光洒在人们的肌肤上，干爽又
温暖。同行人的谈话中无不透露出对秋收的喜悦，一种充
盈的幸福感弥漫着其中。

回到家，爸爸把南瓜摆放在院子的阴凉处，妈妈挑了
一个不大的南瓜就进厨房了，蒸南瓜是她最喜欢的家常做
法。切开南瓜，露出饱满灿黄的果肉，把块块果肉交给蒸
锅闷煮，余下的南瓜籽暴晒在阳光下，日后可以当零嘴
吃。几分钟后，厨房已经盛不下南瓜的清香了，那香味清
淡却又十分霸道，顺着窗户和门就占领了各个房间，连我
都被赶去厨房守着，静待开锅的那一刻。等妈妈把锅盖一
掀，腾腾热气缭绕着块块灿黄，一种独属于秋天的芳香瞬
间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夹起南瓜轻轻一咬，粉糯沙甜，齿
颊留香。

爸爸喜欢吃南瓜饼，把南瓜蒸熟压成泥，再放入糖和
糯米粉，揉成面团，分成小份压扁，撒上点白芝麻，放入锅
中煎至两面金黄。我最喜欢的是南瓜粥，尤其是天气转凉
的清晨，喝下一碗暖暖的南瓜粥，全身都得到了熨帖。

那个时候，我只把南瓜当做一种主食，一种菜；每天起
床的动力是南瓜给予的，院里有南瓜，饭桌上有南瓜，秋天
才是圆满的。

后来，我在作家李汉荣的笔下，对南瓜有了新的认
识。南瓜是个很傻的瓜，也是恋家的瓜，一生下来就躺在
母藤身边，睡啊睡啊，连身也没有翻过一次，一觉睡到自己
长大长胖了。就是这样忠厚老实的傻瓜，揣着一肚子的感
情，土地才让人放心和留恋，生活才不缺少营养。

如今，家里已经不种地了，但是秋食南瓜的习惯一直
未曾改变。就像池莉所说的那样：“儿时喜吃的东西，往往
终身都会想那一口，那一口滋味，往往就是乡愁。”而乡愁
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叫南瓜。

我的乡愁是南瓜
李娅梅


